移風易俗與禮樂教化 by PENG, L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Volume 1第一、二輯合刊 Article 11
3-2015
移風易俗與禮樂教化
Lin PENG
清華大學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commons.ln.edu.hk/ljcs_new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This 經學探索 Classics Studies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參考書目格式 Recommended Citation
彭林 (2015)。移風易俗與禮樂教化。《嶺南學報》，復刊號（第一、二輯合刊），頁215-228。檢自
http://commons.ln.edu.hk/ljcs_new/vol1/iss1/11
移風易俗與禮樂教化
彭　 林
　 　 【摘　 要】本文首先對“風俗”二字，作歷史性的考辨，風俗既
約定俗成，卻又是可以與時俱進的。就風俗而論，四夷之民性與
中原的差異極大，而中原文化在當時具有先進性，故而，風化天
下，幾乎成爲儒家的歷史使命。就春秋戰國時代而言，各地民衆
或沾染不良風俗，於是學者就有文明拓展或衰退之憂患。其次，
本文根據《史記》、《漢書》，考察兩漢移風易俗之實績，這是武帝大
一統以來的政治表現；進而論及風俗之盛衰，乃繫於士大夫之表
率；而禮樂教化則是移風易俗之核心，堪謂畫龍之點睛矣。
【關鍵詞】移風易俗　 禮樂　 儒家　 治國　 中國文化
移風易俗，乃儒家治國思想之永恒主題之一。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
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①以禮樂教化爲移易風俗之道。何謂風俗？風俗
何以需要移易？爲何禮樂可以移易風俗？凡此，皆爲中國文化之基本問
題，不可不條分縷析，細加探索。
一、“風 俗”解 詁
風俗，是“風”與“俗”之合稱，兩者所指，原本不一。《説文解字》云：
① 《孝經·廣要道章》。
“俗，習也。”①指“俗”爲因長期浸潤而形成之生活習慣。鄭玄則云：“俗謂
土地所生習也。”②認爲俗有地域性，與人所生存之土地，即地理環境（地貌、
氣候、物産等）相關，較許説更進一層。
中國文明突出現象之一，是疆土廣袤遼闊，地理環境多元，各地發展不
平衡，由此造成風俗之差異。中原最早進入文明時代，文化最爲發達。《禮
記·王制》記述四方之夷蠻戎狄在居處、言語、衣服、飲食等習俗方面之狀
況：“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
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
粒食者矣。”“不粒食”，表明其尚未進入農業文明時代，“不火食”、“雕題交
趾”、“被髮衣皮”、“衣羽毛穴居”則表明其在相當程度上保留著較爲原始
之習俗。不僅如此，四夷之民性與中原之差異亦極大，《禮記·王制》云：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
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
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
推移。
五方居民之性氣材藝，受天地間之寒暖、燥濕之氣，廣谷、大川之宜等
因素之直接影響，人之好惡必定相異，性情之剛柔、緩急自然有别，口味、器
械、服飾也各不相同，此等差異，出於天然，無法選擇，天長日久，已内化爲
人性之一部分，“不可推移”，亦無可厚非。
毋庸諱言，被髮文身，寢皮衣羽之類，乃是不知治絲麻，不知愛惜身體
髮膚所致，並非文明社會應有之生活形態。韓非子稱，上古時代，“人民少
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
多疾病”③，民智尚不足以解決此類難題。新石器晚期，今山東之大汶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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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書·地理志》所言風與俗之定義，與本文所引《禮記·王制》正相反：“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
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捨，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
將《王制》所云之俗稱爲風，認爲其“繫水土之風氣”；而將隨君上情欲乃至周遭相鄰部族影響而
形成的風氣稱爲俗。就某種意義而言，此等差異正説明漢人不甚區别風與俗，故兩漢每每混作
一詞用。
《周禮·地官·大司徒》注。
《韓非子·五蠹》。
區，居民流行枕骨人工畸形，拔除一對側門齒，以及口含小石球等陋俗；太
湖流域之先民，在殷周之際猶有紋身之風氣；如此之類，皆無益於身心健
康，其産生之原因，至今不甚了了，或是原始審美情趣使然，或是盲目跟風
使然。此等古風蠻俗之滌除，需歲月長河經年累月之沖刷，任何人無力超
越歷史階段根除之。君子明白於此，故有“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
其宜”之説。尊重居民習俗，有利於社會安定，避免出現無謂之波動或震
蕩，《周禮·地官·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即有此意：
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媺宫室，二曰族墳墓，三曰聯兄弟，四曰聯
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
鄭注：“本猶舊也。”本俗猶言舊俗。賈疏：“不依舊俗創立制度，民心不安；
若依舊俗，民心乃安，故以本俗六條以安民也。”本俗六，包括宫室、墳墓、衣
服等物質形態，以及兄弟、師儒、朋友等人文環境。
若説“俗”側重在物質環境，則“風”特指民風或社會風氣。《毛詩大
序》解釋“風”字云：“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下“風”字，或作“諷”；亦即
是説，風詩既有君上用來風化下民之詩，亦有民衆用以譏諷執政者之詩，如
此上下交互影響，漸成一國之風氣。
君上與下民，對風氣形成所起作用並不等同。孔子云：“君子之德風，
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以風加於草上，草無不偃仆，足見下民化於
在上位之君子。在爲政者與庶民之間，前者起主導作用，決定後者之走向。
孔子之君德爲風之思想，在七十子後學中得到普遍認同。《郭店楚墓竹
簡》云：
禹以人道治其民，桀以人道亂其民。桀不易禹民而後亂之，湯不
易桀民而後治之。聖人之治民，民之道也。①
上古民風樸茂，開化之後，民風或敦厚，或澆薄，起伏不定。同樣之民
衆，在禹之下爲治民；到桀之下則成亂民；到湯之下又成治民。原因何在？
在於爲政者之有道與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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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郭店楚墓竹簡·尊德義》。
各地風俗歧異，乃客觀存在之事實，但在交通不便之時代，各自生存
環境相對封閉，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彼此影響極小，人們亦不甚措意。
春秋以降，朝綱鬆弛，夷狄交侵，中原之與夷狄，交接日益頻繁，且出現
雙向交流之傾向：既有夷狄向慕華風之現象，亦有中原走向被髮左衽
之傾向：
邯鄲乃介於漳河與黄河間之大都會，北與燕、涿相接，南與鄭、衛緊鄰，
各地風俗交匯於此，故《漢書·地理志》稱其“土廣俗雜”，其民“大率精急，
高氣勢，輕爲奸”。
鍾、代、石、北諸州，地理上迫近“胡寇”，耳聞目染，浸淫成風，“民俗懻
忮，好氣爲奸，不事農商”，民風剽悍，一度成爲晉地憂患。春秋時，趙武靈
王胡服騎射，尚武之風益盛，“故冀州之部，盜賊常爲它州劇”。
趙、中山一帶，地薄人衆，紂王久在沙丘淫亂，其遺民猶在，“丈夫相聚
遊戲，悲歌慷慨，起則椎剽掘冢，作奸巧，多弄物，爲倡優。女子彈弦跕躧，
游媚富貴，遍諸侯之後宫”，淫亂之風盛行。淫亂最甚者爲鄭、衛之地，
《詩·鄭風·出其東門》：“出其東門，有女如雲。”毛箋云：“有女，謂諸見棄
者也。”①
顧炎武指出，自敬王三十九年西狩獲麟，至周顯王三十五年六國依次
稱王，凡一百三十三年，其間禮崩樂壞，氣象不再，主要變化有六：
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絶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
王，而七國則絶不言王矣。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
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絶無一言及之矣。春秋時猶宴會
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邦
無定交，士無定主，此皆變於一百三十三年之間。史之闕文，而後人可
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並天下，而文、武之道盡矣！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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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姚際恒《詩經通論》並駁二説曰：“小序謂閔亂，詩絶無此意。按鄭國春月，士女出遊，士人見
之，自言無所係思，而室家聊足娛樂也。男固貞矣，女不必淫。以如雲、如荼之女而皆謂之淫，罪
過罪過！”將此詩解釋爲正當之男女娛樂，大繆！堪爲佐證者，乃同爲《鄭風》的《溱洧》：“溱與洧
方涣涣兮，士與女方秉菅兮。”箋云：“男女相棄，各無匹偶，感春氣並出，托采芬香之草，而爲淫
泆之行。”又“恂盱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箋云：“士與女往觀，因相與戲謔，行
夫婦之事，其别則送女以芍藥，結恩情也。”當地男女淫蕩之風，由此可見一斑。
顧炎武《周末風俗》，《原抄本日知録》，卷十七，臺北：明倫出版社 １９７０ 年版，第 ３７５ 頁。
學者間關於是以夷變夏抑或以夏變夷之憂慮，並非所謂華夏大民族主
義作祟，而是事關中華文明進步抑或倒退之重大問題，不能不引起有識之
士之深思。
二、兩漢之移風易俗
周公制禮作樂，標誌著德治主義之確立，行之不久，氣象即爲之一新，
“成康之治”“刑錯四十餘年不用”，成爲周人八百年歷史第一個高峰。厲王
之後，政令不出天子之門，諸侯、陪臣執國命，氣運漸衰。春秋亂世，諸侯異
政，風俗改革，乏人問津。戰國之時，群雄逐鹿，鄉風民俗，不遑暇顧。
漢代建立大一統帝國之後，休養生息，經濟繁榮，其疆域已與今日中國
相當，因而風俗歧異之矛盾開始凸顯。整齊風俗，事關四方萬民之文化認
同，以及社會文明之提升，兹事體大，不可等閑視之，故而成爲提上議政日
程之要務。元朔元年冬十一月，武帝詔曰：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
襃德禄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
武帝希望通過“廣教化”，即宣揚“本仁祖義，襃德禄賢，勸善刑暴”之理
念，達到“美風俗”之境界，乃是兩漢政府之共識。而當時政治精英、社會賢
達，每有所論，幾乎必臧否風俗厚薄，如：
文帝時，賈誼以爲“漢承秦之敗俗，廢禮義，捐廉耻，今其甚者殺父
兄，盜者取廟器，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爲故，至於風俗流溢，恬而
不怪，以爲是適然耳。”①
（龔）勝居諫官，數上書求見，言百姓貧，盜賊多，吏不良，風俗薄，
災異數見，不可不憂。②
魏相奏曰：先帝之時，“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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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６２ 年版，第 ４ 册，第 １０３０ 頁。
同上書，第 １０ 册，第 ３０８１ 頁。
平冤獄，冠蓋交道”①。其上諫書云：“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
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
以爲此非小變也。”②
匡衡上疏元帝云：“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
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
之樞機，宜先正者也。”③
仲長統曰：“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翫，上下怠懈，
風俗彫敝，人庶巧僞，百姓囂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④“時政雕敝，風
俗移易，純樸已去，智慧已來。”⑤主張“去末作以一本業，敦教學以移情
性，表德行以厲風俗。”⑥
上引諸文之中，“風俗流溢”、“風俗薄”、“風俗尤薄”、“風俗雕敝”等
詞，最爲引人注目。作爲首善之區之長安，習俗居然“無以異於遠方”，不僅
令郡國“無所法則”，其侈靡甚至爲郡國所仿效！説者内心之焦慮，躍然
紙上。
兩漢政府從古代采風制度中得到啓發，希望考察各地風俗，“故古有采
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⑦。政府官員亦屢屢上書，建
議設風俗使，巡行天下，如魏相上奏宣帝云：“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
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爲民貧窮發倉廩，賑乏餧；遣諫大夫博士巡
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平冤獄，冠蓋交道。”⑧政府將此類建議付諸實施，
設置風俗史，適時了解四方風俗，成爲漢代政治之一大創舉。元康四年春
正月，宣帝“遣大中大夫彊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鰥寡，覽觀風俗，察吏治
得失，舉茂材異倫之士”⑨。
此後，派遣風俗使之舉，可謂史不絶書。初元元年夏四月，元帝詔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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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書，第 １６５１ 頁。
同上書，第 １６５３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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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書，第 １ 册，第 ２５８ 頁。
“臨遣光禄大夫襃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困乏失職之民，延
登賢俊，招顯側陋，因覽風俗之化。”①元帝建昭四年夏四月，詔曰：“臨遣諫
大夫博士賞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乏困失職之人，舉茂
材特立之士。相將九卿，其帥意毋怠，使朕獲觀教化之流焉。”②平帝元始四
年二月，“遣太僕王惲等八人置副，假節，分行天下，覽觀風俗”③。
受命擔任風俗使者，多爲學識廣博、品德端正之儒者，如谷永，“博學經
書”，“有茂才”④，舉爲太常丞，“立春，遣使者循行風俗，宣佈聖德，存恤孤
寡，問民所苦，勞二千石，敕勸耕桑，毋奪農時，以慰綏元元之心，防塞大姦
之隙”⑤。再如韋彪“好學洽聞，雅稱儒宗”，“安貧樂道，恬於進趣，三輔諸
儒，莫不慕仰之”，章帝建初七年，“車駕西巡狩”，帝數召韋彪入，“問以三輔
舊事，禮儀風俗”⑥。
漢安元年八月丁卯，順帝“詔遣八使巡行風俗，皆選素有威名者”⑦，
“分行州郡，班宣風化，舉實臧否”⑧。八使乃侍中周舉、侍中杜喬、守光禄大
夫周栩、前青州刺史馮羨、尚書欒巴、侍御史張綱、兖州刺史郭遵、太尉長史
劉班，“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⑨，“天下號曰八俊”。其中，周舉“博學洽
聞”，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縱横周宣光。”瑏瑠張綱，“少明經學。雖爲公子，而
厲布衣之節”瑏瑡，後以“正身導下，班宣德信，降集劇賊張嬰數萬人，息干戈之
役，濟蒸庶之困”瑏瑢。
平帝元始四年，“選明達政事能班化風俗者八人。時並舉玄，爲繡衣使
者瑏瑣，持節，與太僕（任）〔王〕惲等分行天下，觀覽風俗，所至專行誅賞”瑏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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繡衣使者，李注：“出討奸猾，理大獄。武帝所制，不常置。”
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６５ 年版，第九册，第 ２６６７ 頁。
玄即譙玄，乃“敦樸遜讓有行義者”。張禹“成帝初即位，舉爲博士，數使録
冤獄，行風俗，振贍流民，奉使稱旨，由是知名”①。派遣風俗使，成爲兩漢天
子通行之大政之一，連王莽居攝亦無例外。元始四年，莽女立爲皇后，欲文
致太平，使使者分行風俗，采頌聲，乃“遣大司徒司直陳崇等八人分行天下，
覽觀風俗”②。元始五年秋，“風俗使者八人還，言天下風俗齊同，詐爲郡國
造歌謡，頌功德，凡三萬言”③。
西漢君王爲扭轉暴秦以來之敗俗，可謂不遺餘力。漢武帝獨尊儒術，
著力進行社會改革，成績卓著，風氣爲之丕變。然而，流弊積重難返，終西
漢一朝，局面並未根本扭轉，證據是王莽篡權前後，臣民頌德獻符者，居然
遍於天下！光武踐阼之後，尊崇節義，敦厲名實，舉用經明行修之儒，顧炎
武云：
光武躬行儉約以化臣下，講論經義常至夜分，一時功臣如鄧禹，有
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閨門修整，可爲世法。貴戚如樊重，三世共財，
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以故東漢之世，雖人才之倜儻，不及西晉，
而士風家法似有過於前代。④
與武帝相較，光武革新之成效更爲鞏固，東漢末年，宦官外戚篡政，天
下大亂，黨錮之禍迭起，“然而依仁蹈義，捨命不渝”之特立獨行者，在在多
有！光武率身垂範，上行下效，且持之以恒，真積力久，各地風俗爲之丕變，
不少地區呈現至治氣象，成爲古代中國最奪目之一幕。顧炎武感歎道：“風
雨如晦，雞鳴不已，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尚於東京者！”⑤
三、風俗繫於士大夫
漢代風俗丕變之因素，除卻漢武帝、光武帝之努力而外，士大夫敢爲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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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先，爲民衆表率，對於轉移風俗，具有同等重要之作用。兩漢經學勃興，
士子以研讀儒家經籍爲終身職志，終身寢饋其中，經典精神必然内化於中，
成爲其文化理念，故大多有經世致用、擔當一代之情懷。其入仕而爲一方
之長者，多能以禮樂化民成俗爲己任，馴至東漢，已成氣象。
治民之道，自古有法治與禮治兩大端。法治變化迅捷，禮治見效緩慢，
當以何者爲是？對此，漢人曾歷經漫長之選擇。東漢之初，官員猶推崇法
治。第五倫云：“光武乘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爲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地
方官員亦多有以威猛臨民者，“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並以刻薄之姿，臨
人宰邑，專念掠殺，務爲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①。潁川亦復如此，“潁
川多豪强，難治，國家常爲選良兩千石。先是，趙廣漢爲太守，患其俗多朋
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爲聰明，潁川由是以爲俗，民多怨讐”②。
法治僅能收一時之效。誠如太史公所云：“法家不别親疏，不殊貴賤，一斷
於法”，“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③。
兩漢士大夫堅通道德禮義之可以化民，親力親爲，躬親踐行，韓延壽任
潁川太守，凡郡中長老，皆能接以禮意，問以謡俗，民所疾苦，“爲陳和睦親
愛、消除怨咎之路”，“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又“令
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豆，爲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④，數年後，潁
川大治，“姦人莫敢入界”。以禮樂治民，韓延壽堪稱楷模：
延壽爲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
議，納諫爭；舉行喪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官，春秋鄉（社）〔射〕，陳
鐘鼓管弦，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⑤
堪與韓延壽媲美者，爲東漢名臣陳寔。陳寔“有志好學，坐立誦讀”，操
行出衆，“天下服其德”⑥。其立身行事，正直無私，亮節高風，“平心率物。
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爲刑罰所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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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陳君所短。’”陳寔家風亦善，其子陳紀，“亦以至德稱，兄弟孝養，閨門雍
和，後進之士皆推慕其風”。因足爲民衆楷模，故“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上
尚書，圖象百城，以厲風俗”①。
某年歲荒，盜竊肆虐，至有盜賊夜潛陳寔之室，伏於梁上，陳寔佯作不
知，而命子孫上前，正色訓誡道：“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
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者是矣！”梁上之盜大驚而自投於地，稽顙歸
罪。陳寔規勸道：“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克己反善。”爲濟其困，遺絹二
匹。盜賊大慚，萬民震悚，“自是一縣無復盜竊”。范曄讚美陳寔曰：
漢自中世以下，閹豎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矯絜放言爲高。士有不
談此者，則芸夫牧豎已叫呼之矣。故時政彌惛，而其風愈往。唯陳先
生進退之節，必可度也。據於德故物不犯，安於仁故不離群，行成乎身
而道訓天下，故凶邪不能以權奪，王公不能以貴驕，所以聲教廢於上，
而風俗清乎下也。②
伏湛亦爲東漢重臣，光武即位，即爲大司徒。濟南伏生乃其九世祖，父
伏理，受《詩》於匡衡，復授成帝，爲當世名儒。伏湛“性孝友，少傳父業，教
授數百人”；更始時，“倉卒兵起，天下驚擾，而湛獨晏然，教授不廢”，郡民皆
飢，乃與妻“共食粗糲，悉分俸禄以賑鄉里，來客者百餘家”③。人望極高，而
持身謹嚴，“雖在倉卒，造次必於文德，以爲禮樂政化之首，顛沛猶不可違。
是歲奏行鄉飲酒禮，遂施行之”。時有徐異卿率萬餘人據富平作亂，連攻不
下，惟云“願降司徒伏公”④。
漢儒類多能遵從儒家教義，修身齊家，立身揚名，影響世風。繆肜少
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有妻室，諸婦遂求分財立户，屢有爭鬥之言。
繆肜深懷憤歎，乃掩户自撾曰：“繆肜，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
風俗，柰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爲敦睦之行⑤。
王商“少爲太子中庶子，以肅敬敦厚稱。父薨，商嗣爲侯，推財以分異母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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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身無所受，居喪哀慽。於是大臣薦商行可以厲群臣，義足以厚風俗，宜
備近臣。繇是擢爲諸曹侍中中郎將”①。
（王丹）哀、平時，仕州郡。王莽時，連徵不至。家累千金，隱居養
志，好施周急。每歲農時，輒載酒肴於田間，候勤者而勞之。其墯孏
者，耻不致丹，皆兼功自厲。邑聚相率，以致殷富。其輕黠遊蕩廢業爲
患者，輒曉其父兄，使黜責之。没者則賻給，親自將護。其有遭喪憂
者，輒待丹爲辦，鄉鄰以爲常。行之十餘年，其化大洽，風俗以篤②。
周秦之際，學者多以爲風俗繫於君王，故《毛詩》以爲，在上者推行風教
於下，在下者以刺詩諷喻於上，爲《詩》之大旨。兩漢帝王多有能以推行風
教自任者。然疆域之廣袤，僅有帝王之力，殊難扭轉乾坤。漢儒對移風易
俗之自覺擔當，是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學説之具體展現，意義
深遠。
顧炎武之治國思想，以提倡禮治爲宗旨。顧氏生逢明清亂離之際，因
此尤其强調儒生對社會風俗之影響與責任，其於歷代風俗皆有考察，凡有
所論，無不令人有振聾發聵之感。
顧炎武説，三國鼎立後之三十年，“一時名士風流，盛於雒下，乃其棄經
典而尚老、莊，蔑禮法而崇放達，視其主之顛危若路人然，即此諸賢爲之倡
也”③。其批評魏晉士林習氣：“演説老、莊，王弼、何晏爲開晉之始，以至國
亡於上，教淪於下，胡戎互僭，君臣屢易，非林下諸賢之咎而誰咎哉？”④指責
竹林諸賢標榜名士風流，當負禍國之咎。
五代爲中國文化史上最黑暗之時代，士大夫皆無廉耻，不知忠義爲何
物，從而引發民族危機與社會危機。宋儒有感於此，以名節相激勵，開啓一
代風氣，尤爲顧炎武所激賞：
宋之初興，范質、王溥猶有餘憾。藝祖首褒韓通，次表衛融，以示
意向。真、仁之世，田錫、王禹偁、范仲淹、歐陽修、唐介諸賢，以直言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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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倡於朝。於是中外縉紳知以名節爲高，廉耻相尚，盡去五季之陋。
故靖康之變，志士投袂起而勤王，臨難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
節相望。①
風俗關乎國家命脈，論述精闢者頗多，賈誼云：“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
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②班固《兩都賦》歎曰：“痛乎，風俗之移
人也！”③堪稱肺腑之言。宋人樓鑰説：“國家元氣，全在風俗；風俗之本，實
繫紀綱。”④誠爲不刊之論。清人黄中堅説：“天下之事，有視之若無關重輕，
而實爲安危存亡所寄者，風俗是也。”⑤當作警世之語。
四、移風易俗與禮樂教化
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⑥以禮樂而非法制作
爲經邦理民、移易風俗之達道，昭示著中國文化之獨特個性，其中藴含之理
念極爲深刻，學者無不奉此爲圭臬。
《易·賁·彖》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疏：“言聖人觀察人文，
則詩、書、禮、樂之謂。”明言以詩、書、禮、樂化成天下。《禮記·樂記》云：
“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行政，四達而不悖，則王
道備矣。”禮樂爲教化核心，政乃推行禮樂之工具，刑爲確保禮樂教化之手
段。《禮記·王制》所云“修其教”、“齊其政”，鄭注：“教謂禮義，政謂刑
禁。”與前説一致。
子夏《詩序》云：“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又云：“至於
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又云：“傷人
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國史明乎得失之。達於事變而懷
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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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經》。
王之澤也。”亦是禮樂教化，移易風俗之義。
《禮記·祭統》云：“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漢書·禮樂志》對禮與
風俗之關係，説之尤詳：
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治身者斯須忘禮，則暴嫚入之
矣；爲國者一朝失禮，則荒亂及之矣。人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
之情。天稟其性而不能節也，聖人能爲之節而不能絶也，故象天地而
制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情性，節萬事者也。人性有男女之情，
妒忌之别，爲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之序，爲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思
遠之情，爲制喪祭之禮；有尊尊敬上之心，爲制朝覲之禮。哀有哭踴之
節，樂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誠，邪人足以防其失。故婚姻之禮
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鄉飲之禮廢，則長幼之序亂，而爭鬥
之獄蕃；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衆；朝聘之禮廢，則
君臣之位失，而侵陵之漸起。①
《孝經》邢疏解釋禮樂移易風俗之學理云：
禮殊事而合敬，樂異文而同愛。敬愛之極，是謂要道。神而明之，
是謂至德。故必由斯人以弘斯教，而後禮樂興焉，政令行焉。以盛德
之訓傳於樂聲，則感人深而風俗移易，以盛德之化措諸禮容，則悦者衆
而名教著明。藴乎其樂，章乎其禮，故相待而成矣。
禮主敬，樂主愛，以兩者教民，則民皆知敬愛，天下如何不康寧，故云
“敬愛之極是謂要道”。“以盛德之訓傳於樂聲”，以深情直擊人心，可以齊
一心聲，故可以移易風俗；“以盛德之化措諸禮容”，則悦者而名教著明。
儒家注重對人之心性之感化與提升，禮樂教化之重心正是在此，《孝經
正義》曰：
樂者，本於情性；聲者，因乎政教，政教失則人情壞，人情壞則樂聲
移，是變隨人心也。國史明之，遂吟以風上也。受其風上而行，其失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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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禮義以正之，教化以美之。上政既和，人情自治，是正由君德也。云
正之與變，因樂而彰，故曰莫善於樂者。
管住人之心性，無異於管住人之靈魂，以此爲本，即可移易風俗。《漢
書·地理志》云：“‘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言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必移其本，
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乎中和，然後王教成也。”①可謂深入儒家文化
腠理之説。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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